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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未來的日子？每個明天對我

而言都是充滿痛苦和恐懼的！當唱到「微

聲盼望」、「……痛苦中得安寧」、「主

的恩典夠用」、「……，只要信祂的恩典

是夠我用」等詩歌，內心頗有感觸與共

鳴，頓時憂傷的心靈得著些許撫慰，我

深信主耶穌能讓我們的內心在痛苦中依然

得著安寧。我亦深深感受到──愛是最大

的原動力，愛心的關懷、支持、包容、陪

伴，能幫助及安慰遭受此苦難的人。而我

們有真理的信仰，藉著聖靈的祈求，幫助

我們得著內在生命的力量，更寶貴的是從

「林後一4」的經文裡讓我日漸體會：主

耶穌給我在病痛中的安慰，是要我能去安

慰那遭同樣苦難的人。而今我對生命意義

的領悟則是積極的面對每一天，過著有意

義的生活，能榮神益人。感謝主，哈利路

亞，讚美主耶穌！

從前我風聞有神

我生於1962年，童年住在台東縣池上鄉。在我念小學三年級那年出生

才幾個月的二弟，罹患不知名的病症，母親四處求神問卜，尋求偶像及神

明的醫治，皆無助益。當時隔壁鄰居是一對上海的夫婦，先生與父親同屬

一個工作單位，是真耶穌教會的信徒，常常在家用聽不懂的靈言禱告，對

我們家中的情況也很了解。後來這對夫婦向我的母親傳揚耶穌的福音，然

而家中父母親的家族皆是客家人，堅持傳統民間信仰，但是為了二弟的病

能得醫治，祖父才勉為其難的同意母親和二弟去信耶穌，而祖父也吩咐其

餘的家人，仍要保持原來傳統民間拜拜的信仰。於是母親與二弟一同受了

大水洗禮，歸入主的名下。不久之後，小弟就被接回天家安息，當時在池

上祈禱所由林正雄傳道主領告別式及安葬。隔幾日，母親在睡夢中夢見離

世的二弟被接到一個很美的地方，於是心裡的哀傷逐漸得著安慰，日後母

親也常常帶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去參加聚會。

國中畢業後，我離鄉背井至花蓮就學，由於信仰基礎不穩固，本身的

個性又較內向，去教會讓我感覺拘束且有點不自在，於是漸漸不喜歡去。

當時在心靈上沒有尋求一個倚靠，也顯得孤單，然而感謝神的保守，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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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在交付款項給對方的那一刻，我才突

然發現存摺上印錄錯誤，還好及時做了更正

手續，但當時我嚇得心裡直打寒顫，事後家

人知悉，也為我的工作擔憂不少。後來我又

請調到信義區的郵局，在長期疲乏下，又缺

乏運動，開始產生倦怠感。曾遇到被冤枉的

客訴事件，有一位客戶匿名向上級管理單位

控訴我對年長者的服務態度不佳，主管要我

檢討、寫一份悔過報告書，而我那時身段很

硬，因此寫的是答辯書，心情也受到相當的

影響。由於平日與主管相處中太過直率、不

懂婉轉，造成主管對我印象不佳，在一個調

盈補缺機會中，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迫調

差去內湖。

在2004年春節前，我到內湖的一家較小

的郵局，因為擔任的工作跟之前所負擔的業

務不同，每到中午，櫃台只有我一個人，客

人經常大排長龍，因此常抱怨、投訴我的動

作太慢，有時碰上機件故障，無法即時排除

時更是緊張，因為客人的眼睛全都盯著我

看。日復一日，使我對工作的恐懼感與日俱

增，在那年春節的假期，雖然我每天都在家

努力研讀「儲匯業務作業規章手冊」，卻很

難理解。春節過後，我每天都胃痛，很害怕

面對儲匯的工作，於是再向上級反應，申請

調遣到其他郵局，同時也請求母親為我的調

遣禱告，求神成全。

到了2004年3月初，我離開內湖調到松

山區的郵局上班。這個大郵局業務量繁重，

而我又是再接儲匯業務的工作，且經手的金

額數目很大，相對壓力也很大，又加上局長

雷厲風行的管理作風，我開始恐懼、失眠、

全身發冷，對所處的空間也覺得有極大的壓

迫感，精神無法集中的痛苦生活。到了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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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我沒有染上同學間流行飆車、抽煙等

不良習慣。專校畢業後就去服兵役，退伍後

上台北找工作，隨後去補習準備郵政特考。

雖然第一次並未考取，但是當時有臨時約聘

的郵差工作，於是開始了郵局的工作生涯。

因為工作地點在松山，而有一些北上工作的

青年，住在台北教會附近，於是我和他們

一同分租房屋，在這樣的機遇下，不好意思

拒絕他們的邀約，於是又開始去台北教會慕

道。慕道約二年多，因為沒有信心，仍不敢

報名受洗，後來蕭執事勉勵我要把握機會，

他說：「明天的生命會如何，誰都不曉得，

而你對道理也聽明白了，不要再耽延」，於

是我在半推半就下，於1987年11月1日秋季

靈恩會領受水洗，但我仍停留在「風聞有

神」的信仰。

受洗以後，我覺得聚會是信徒應履行的

義務，但對於領受聖靈的洗毫無信心，而我

聽的道理越多，卻感覺信仰有越多的束縛，

沒有渴慕追求真理的心，只是形式上的基督

徒。後來我搬到內湖，曾有幾次到內湖教會

聚會，因間隔太久才去一次，每次都被當成

新同靈而需要再自我介紹，便覺得很不好意

思，後來就去南港祈禱所聚會，偶而也去台

北教會。

孤寂、空虛、驚惶的恐懼中 

終於病倒了

1990年我考取了郵局郵務佐，由外勤轉

任郵局營業櫃台的工作，幾年後請調到內

部處理郵件的單位。大約三年左右，覺得

工作單調，缺乏人與人間的互動情感，遂又

請調到大安區郵局營業櫃台服務。有一次過

年，客戶提領大額款項，我一時疏忽錯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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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已經整夜嚴重失眠，在家中睡覺時穿

上大衣，緊閉門窗，蓋著被子，全身還是直

冒冷汗，冷徹骨頭，好似由骨頭裡面發出的

冷，令人無法抵擋。自己對於平常生活作息

及工作能力也漸漸的失去信心，我經常感到

胃痛、焦躁、胸悶、心悸、精神無法集中、

情緒低落，最後連原本所熟悉郵務性質的工

作也無法勝任。

那時我請了年假，由父母親陪我到國泰

醫院門診，在路途中整個人很不舒服，神情

沮喪猶如槁木死灰。到了醫院先看腸胃科，

照胃鏡檢查之前，我非常緩慢的吞下了顯影

劑，醫護人員略顯不耐煩的催促我快一點，

做完胃鏡檢查，醫生開了胃藥；接著轉到身

心科看診，我向醫生詳盡的描述我極端沮喪

的身心狀況，及身體不舒服的情形，醫生

記載我的病歷資料，並沒有向我說明我的病

情，只開了些抗憂鬱、焦慮的鎮定及睡眠輔

助的精神科藥物給我。回家後，我無法認同

自己必須服用這類的藥物，同時也擔心服藥

後所產生不良的副作用，又害怕以後會對藥

物產生依賴性，整個人變得痴呆遲鈍，因而

只敢挑胃藥來吃，偶而勉強嘗試吃了一點抗

憂鬱及焦慮的藥，只是間斷的服用而沒有持

續，藥的正面功效還未能發揮，反而令情緒

顯得更低落沮喪（正常藥效是要持續服用二

週以上到一個月左右才會有穩定的效果）。

妹妹得知我的病況，也從澎湖過來看

我，那時我常感覺呼吸困難，好像吸不到空

氣，很不舒服，於是她又陪我到長庚醫院看

胸腔科門診，照X光及呼氣、吹氣方面的測

試檢查。接著再掛精神科，一路上我顯得很

虛弱、惶恐、無助、不安，於是妹妹就牽著

我走，看診後，我問醫生說我到底得的是什

(2009/01/01 2009/1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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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病？他回答說：「是憂鬱症，自律神經失

調。」我告訴醫生，現在我無法回去工作，

請他幫我開立診斷證明書，讓我可以請假在

家中休養，可是醫生不願意，我只得先用自

己的年休假在家中休養，這也增添了當我年

休假用完時，我需要休養卻無法有效續假的

恐懼。

家人為了幫我尋求一個安靜的療養空

間，妹妹私下建議母親暗暗替我收拾行囊帶

我去澎湖。在南港教會的一個安息日聚會結

束後，軟硬兼施的帶我去松山機場，我被迫

飛往澎湖。在飛行途中，在密閉的機艙裡，

我感到很大的壓迫感，呼吸不到空氣，全身

感覺很冷、很難受，當時很想從那裡面逃出

去，後來我請空服員給我一杯熱水，一條毛

毯及一個氧氣罩，因為我感覺吸不到空氣，

後來她安撫我，要我再忍耐一下就快到澎湖

了，所以並沒有幫我拿氧氣罩，於是我忍耐

挨到了澎湖。妹妹很貼心的幫我在家裡的臥

房內準備精油，讓我能放鬆，又交待妹婿每

天要帶我出去跑步運動，且要爸媽一同陪我

騎腳踏車到澎湖馬公教會禱告。當時那裡的

風很大，我很怕吹風、怕冷，身體很虛弱，

也沒什麼力氣，頭部常會不聽使喚的劇烈搖

晃，非常難受。這樣的操練對於當時的我真

是一大折磨，故待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就草

草提著行李，與爸媽一同飛回台北的家中。

死亡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

抓住我（詩一一六3）

我覺得生命像是墜入黑洞，封閉在一個

無望的深淵裡，失去了光，被恐懼綑綁著，

那是一個不同的世界，我無力改變，一切都

由不得我，我覺得活得很痛苦，直覺的想到

死好像是最能夠逃避這痛苦的解脫方式。在

這樣的處境裡，我不知道為什麼而活？生命

對我而言，只像是活著卻沒有靈魂的軀殼而

已，每天都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茍活著，沒有

什麼意義！我著實的對《聖經》中的話語：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有最真實、最深刻的

體驗。母親請台北、南港及台東池上教會為

我代禱，心情很低落的那陣子，自己會在家

中禱告，而禱告了一會兒，我就會停下來檢

視禱告是否得到了功效，檢視自己的心情有

沒有稍為好一點，稍為喜樂一點？而每每這

樣的禱告檢視都感到失望，漸漸的，禱告對

我而言也失去了意義。

有一次我與母親去台北教會，一位周姊

妹聽了我的病況，介紹鍾國軒弟兄與我認

識，得知他是一位精神科醫師，和他簡略的

交談後，就返家了。那晚鍾醫師來電問候關

懷，問我說：「我能幫你什麼忙？」當時我

覺得自己是沒有希望，就頹廢的放逐、放棄

自己，也不覺得這個摸不著的病能得到什麼

醫治，於是我予以回絕。那晚，突然恐慌症

發作，覺得自己快要窒息而死，感覺撐不到

天亮了，焦慮讓我不停地在客廳及陽台間跺

步……。                （下期待續）




